
浙江:5 年后慈善组织村村覆盖
12 月 1 日，由浙江省政府

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公布，《实
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不仅
是县(市、区)，乡镇(街道)和乡村
(社区) 也要实现慈善组织全覆
盖。 慈善超市将转型为服务平
台， 成为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
站点，对家庭闲置物品、旧衣物
等进行回收利用。

慈善项目创新也成为《实

施意见》 推进的重点。 今后，
知识产权、技术、股权、有价
证券等也可以成为捐赠物，
而在捐赠方式上， 则应积极
稳妥发展“互联网＋慈善”，
鼓励发展慈善信托， 开展小
额公益性贷款服务， 实现慈
善资产的保值增值。 而慈善
组织应将募得款物按照协议
或承诺， 及时用于相关慈善
项目。 未经捐赠人同意，不得

擅自更改款物用途。
《实施意见》还提出，要强

化慈善信息公开。 慈善组织应
通过自身官方网站和浙江阳光
慈善网进行信息发布。 同时，应
建立民政部门与其他社会救助
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
制， 形成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
的有效对接，避免多头捐助、重
复施救。

（据《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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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公益界首次创新设立“伙伴互助”项目
12 月 4 日，四川省公益界

首次创新设立的“伙伴互助”项
目在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
中心启动。四川省 18 家社会组
织共同发起该项目， 将通过资
金互助的方式， 加强社会组织
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启动仪式上， 首批参与
组织均拿出数量不等的互助金

注入“蓄水池”。“目前有 18 个
伙伴，我们的目标是 100 个，如
果以后能发展成基金会， 那就
最好了。 ”项目负责人说，在“伙
伴互助”项目的管理构架中，专
门设置了特邀委员部门， 包括
金融专家、 财务专家和法律专
家。 凡在四川省内各民政部门
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均可提出加入申请。
“众人拾柴火焰高”， 四川大学
民政部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培训基地主任郭虹说，“伙伴互
助” 项目是我省公益界的一大
创新， 公益组织可以充分利用
这个平台聚集爱心与责任，共
同携手成长。

（据《四川日报》）

北京: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人数达到 160 万名
12 月 4 日上午， 北京市民

政局组织开展“5 年·志愿服务
守望社区”———第 30 个国际志
愿者日主题活动,活动以“5 年·
志愿服务守望社区”为主题。

5 年来， 首都社区志愿服
务异彩纷呈,已经在市、区、街、
居四级基本建立起上下贯通、
有效衔接、 高效运作的社区志
愿服务工作组织体系。

据统计， 截止 2015 年 11
月底， 北京市社区志愿者队伍
已达 1.45 万支， 登记注册人数
达到 160 万名， 发布社区志愿
服务项目 8283 个，累计工时达
2322 万小时。 大力推进实名注
册志愿者保险全覆盖， 为包括
社区志愿者在内的全市 300 万

实名注册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
伤害险，保障范围不受年龄、户
籍限制。 有效实现北京最大的
两个志愿服务信息平台———首
都社区志愿服务网与志愿北京
网站的融合改造， 破除信息壁
垒，促进志愿者跨地域、跨领域
流动， 进一步增强志愿者服务
积极性。

活动中首次发布了《北京
市“十三五”时期社区志愿服
务项目指导目录》《“两工联
动”工作指南》和《家庭式服务
兑换工作指南》。 其中，《北京
市“十三五”时期社区志愿服
务项目指导目录》旨在以项目
化建设促规范化发展。 包含一
级分类 4 个、 二级分类 23 个、

三级分类 75 个和社区志愿服
务基本项目 141 个， 其内容既
有来源于各社区常态化开展
的基础性志愿服务项目，也有
提炼自志愿服务迅速发展过
程中的特色化项目。《“两工联
动”工作指南》着眼于推进社
工与志愿者（义工）协同服务，
深入剖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是基于各区实际经验基础
上的新视角、新举措。《家庭式
服务兑换工作指南》的核心要
义是“志愿服务时间转赠”。 首
要动员对象是中青年群体，且
不仅面向传统意义上的家庭，
也着眼于由社会关系网络构
成的“大家庭”。

(张雪弢)

� � 涉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看护
问题是我国公检法界的一大难
题，一些涉刑人员由于独自带着
未成年子女，入刑后子女无人照
看，成为让法院难以落判的重要
因素。

过去一年，上海浦东已发生
21 例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声称未
成年子女没有亲人照看而向法
庭要求缓刑或者从轻处罚。 但在
浦东法院刑庭创设的“涉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救助工作机制”面
前， 上述 21 例案件中，8 名被告
人子女被送往北京和西安太阳
村、11 人送上海彩虹中心妥善看
护后，被告人原本声称“没有”的
家属均纷纷现身。

从 2014 年下半年起，浦东法
院刑庭创建“涉刑人员未成年子
女救助工作机制”： 被告人逮捕
后， 如其未成年子女无人监护，
首先交由上海彩虹青少年发展
中心临时看护 3 到 5 天，确实无
法联系到其他家属时，再交由具
备长期看护资质的北京或西安
太阳村看护，待其他监护人现身
或被告人刑满释放时，将未成年
子女接回监管。

一年来， 法院已将这 21 例
案件中的 22名被告人依法收押，
妥善安置 29名未成年人。最近一
次， 一名涉刑人员在得知孩子被
送往看护中心后， 主动找亲属安
置子女并投案。

涉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找到
“看护者”

贩毒人员李某是一名累犯，
按照其犯罪情节， 应处以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 但她却称自己独
自带着一个正在读小学二年级
的女儿，且与丈夫离异，找不到
丈夫。

上海浦东法院政治部负责
人、 原刑庭庭长曹克睿记得，当
时他与民警一同协商解决方案，
作出了“照常羁押”的决定。 他告
诉记者，自己当时已经联系到了
北京太阳村的负责人张淑琴。

曹克睿为此专门作过调研，
太阳村不仅具备合法的民办非
企业组织资质，而且能为涉刑人
员未成年子女解决住宿、 饮食、
学习、 医疗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有的重刑犯子女甚至在太阳村
的看护下考进名牌大学。“实在
不行，就把孩子送去太阳村。 ”曹
克睿当时想。

小女孩临时住进了浦东法
院，等待北京太阳村工作人员前
来接洽。 两天里，法官们轮流陪
护。 在得知女孩见过父亲且有舅
舅在上海工作的情况后，法官们
迅速为她寻找亲人。

在法院住了两天后，女孩的
父亲带着一个已经工作的哥哥
来到法院把孩子接走了。

“很多法官都哭了，小女孩
看到他俩高兴极了，飞奔过去扑
进爸爸怀里。 ”法官助理陆玮说，
当时北京太阳村的接洽老师也
在现场，原本已经打算把女孩接

走，但她的父亲却突然出现了。
这件事，更加坚定了浦东法

院刑庭要与太阳村等救助机构
合作的意愿。“实际上，大多数孩
子明明可以找到亲人，有亲人陪
护成长才是最好的。 ”曹克睿说。

但问题是，与太阳村的合作
机制究竟如何建立？ 孩子托管期
间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 浦东法
院在这一过程中是否需要承担
一定的托管责任？ 看护质量如何
保证？

记者查询发现，一些地方也
曾尝试由社会福利机构对这些
孩子进行临时看护，但由于种种
原因，这一做法未能坚持下来。

这些福利机构一方面担心
涉刑人员子女犯事， 不好管教；
另一方面，涉刑人员子女实际处
在福利机构职责范围之外领域，
机构没有“义务”一定要为这些
孩子提供看护服务。

曹克睿告诉记者， 托管、代
养涉刑人员未成年孩子，最让人
担心的是安全问题。

此前，通过浦东法院送往北
京、西安太阳村的 8 个孩子均由
浦东法院法官和太阳村工作人
员共同接送，浦东法院法官还会
定期探望、了解情况。

法院探索向涉刑未成年人
看护机构“付费看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 对于孤儿、无
法查明其父母或其他生活无着
落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
的儿童福利机构抚养。

但对于本文所涉的未成年
人是否系“其他生活无着落的未
成年人”则无明确规定。 因此，上
海市目前的未成年救助机构主
要为福利院，但其对象主要为孤
儿及残疾儿童。

同时，基于行政权的“法无
规定不可为”的法治理念，在没
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行
政机关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大
多停留于“基本生活费发放”等
临时性救助的形式。

值得关注的是，浦东法院在
探索由社会机构看护的过程中，
向负责长期代养的太阳村和负
责短期临时看护的上海彩虹青
少年发展中心按标准支付费用。

张淑琴告诉记者，像浦东法
院这样直接拨付代养费用的做
法， 在全国法院系统尚属首家。
曹克睿说：“太阳村和彩虹中心
都没有主动向我们要钱，但我们
觉得，为了确保这个机制长期规
范运行下去，这钱必须给。 ”

这笔费用来自浦东新区、浦
东法院两级部门支持的司法救
助款项， 除基本的看护费用外，
还包括往返接送孩子的交通费
用。

曹克睿一直尽力支持太阳
村和上海彩虹中心这样的公益
机构运作，希望为它们找到一个
自我造血循环的长效机制。 目
前，他反而更加担心这些社会公

益机构的长期存续和发展问题。
“能不能多一些社会支持？

法院能不能在把孩子送过去时
都支付费用？ ”曹克睿说，这笔
“看护费” 理应由被救助孩子的
父母或者亲人支付。 未来，浦东
法院也会在这方面继续探索，让
那些有能力自己支付看护费用
的涉刑人员家庭自行支付看护
费。

在浦东法院这一做法推出
后，上海多个区域的基层法院曾
来这里学习。 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负责提供临时看护服务的彩
虹中心，能否在这一做法得到大
面积推广复制后承担起临时看
护的服务需求？

据了解，上海彩虹中心是一
间以心理咨询为主要服务内容
的公益组织，它总共只有 4 个住
宿床位可以提供，承接浦东法院
的看护工作问题不大，但要承接
更多服务时就显得捉襟见肘。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浦东法
院刑庭庭长马超杰以市人大代
表的身份，在会议期间提交了一
份“关于本市尽快设立涉刑人员
未成年人救助中心的建议”的议
案。 而在今年 6 月，上海市综治

办就此回复称：本市正在研究制
定更为完善的指导性意见，并将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试点成
立民办非企业承接涉罪人员未
成年子女临时监护工作。

(据《中国青年报》)


